【如正式引用，须自行核实】

潘莲欢老师的口述校史

学生记者  戴安琪  吴婉琪

一、采访时间

2017年4月15日。

二、采访地点

广州中医药大学三元里校区老年活动中心，教工饭堂，校园内某亭子中。

三、人物简介

潘莲欢，女，1951年3月出生于广东省广州市。1968-1970年作为知青下乡到湛江专区东方红农场做农场工人。1969年8月至1970年6月参加师部卫生队赤脚医生训练班。1970年7月至1973年，被分配在东方红农场医院做赤脚医生，治疗方向包括内科、外科、儿科等。1973年10月至1975年10月，在广州中医学院卫训队读书，方向是护理专科。1976年毕业后，留校担任护校老师和团委书记。1986年6月调往广州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，从事人事科、工会、病案室等岗位的工作。2006年正式退休。退休后业余兴趣广泛，唱歌跳舞弹琴打太极，积极参与关心下一代工作。

4、 采访记录

记：请问老师您现在多少岁了？又是什么时候来到广中医的呢？可否说一下当时的情况？为什么您会选择来中医院校工作呢？

述：我今年66岁了。1973年参加完知青下乡以及赤脚医生培训后来到广州中医学院护校读书，当时还不是专门的学校，只是一个卫训队。卫训队是广州中医学院为附属医院培训护理人员的，一般培训后直接在附属医院上岗，不往外分配。我毕业时是大专学历，毕业之后就直接留校工作了。后来，在教学系统的不断完善之下，护校才正式成为广州中医学院的护理系，最后演变成广州中医药大学的护理学院。并不是我选择来中医院校工作的，而是服从组织的分配，哪里需要我，我就去到哪里。我幸运地被挑到学医了。我这个人就像万金油，在各个岗位上打拼。

记：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您的人生经历好吗？

述：好。从我来中医学院读书前作为知青下乡的经历开始讲起吧。1968年，我作为知青下乡到湛江专区东方红农场做农场工人。1955年毛泽东主席提出“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，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。”这句话后来成为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口号。从这一年开始共青团开始组织农场，鼓励和组织年轻人参加垦荒运动。文革时期，张铁生打出一句大标语“不学ABC，照样有出息。”在文化知识没有市场价值的背景下，我跟随组织去到了东方红农场。离开东方红农场后，我参加了师部卫生队赤脚医生训练班，训练班的课程结束之后，我就被分配在东方红农场医院做赤脚医生，治疗方向包括内科、外科、儿科等。在做赤脚医生的工作过程当中，我意识到我自己需要更多的专业知识来帮助到更多的病人，所以原本中专毕业的我回到广州，继续我的学业——在广州中医学院卫训队读书，方向是护理专科。1976年毕业后，留校负责妇产科的教学兼任团委书记。工作十年后，我被调往广州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，从事人事科、工会、病案室等岗位的工作。2006年正式退休。退休后业余兴趣广泛，唱歌跳舞弹琴打太极，积极参与关心下一代工作。

记：感谢老师为我们分享你的人生经历，文革时期在你的描述下仿佛呈现在我们面前。在我校工作这些年来，您曾参与了我校哪些令您印象极为深刻的重大事件？

述：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一附院评选三甲医院的那段时间，我们整个病案室忙得不得了。因为我们要配合整理和传阅各个科室的病案。就拿内科来说吧，如果一份病历的书写程度达不到三级，这时候我们就需要调出大量的病案，来重新整理这一份病历。在医院评选过程中，作为病案室，我们的技术力量一定要过硬，要让医院领导相信我们。有时在病历上也会出现差错，而评比过程中不容有一丁点差错，所以病历进入我们病案室以后我们必须严格的审查，一旦出现任何问题，都要及时将病历打回原科室修改。比如骨科曾经有一个医生，将某一位病人的病症诊断为大腿骨折。这份病历一到我们病案室，马上就有同事发现问题了，怎么会有人大腿骨折呢？大腿中有那么多块骨头，有这个骨，也有那个骨，还有上腿和下腿的区别，作为医生起码要将这些区分清楚。这份不及格的病历及时被揪出，被打回原科室进行修正，避免了这种小错误酿成大错误。在评选三甲医院期间，我们病案室付出很大，所以领导对我们很是感谢。国家级检查组派人来检查时，会直接来到病案室。他们精明着呢，不会找你要一叠一叠的病历，而是抽查。比如，他们要与高血压相关的病历，又要编号为6字开头的病历，所以凡是以6为首数字编号与高血压相关的病历，我们都需要马上调出来给他们检查。

记：要求如此之高，病案室仍应对自如！
述：是啊。平时病案室那么忙，不可能面对没有事先告知筛选条件的病例提前都准备好。我们能做的，就是让每一份经我们手的病历，都经得起考验。虽然我们在坚持把好这个关卡，但是有时候也会出现一些小纰漏，比如刚刚提到的骨科医生诊断的失误，如果这种错误的诊断一旦发出去，可能全世界医学界都会将它作为一个笑话，作为一个医护人员，作为一名医生，居然会出现给病人诊断错误的情况，这是绝对不行的。这种完全性的错误，一旦没有被发觉，就会让病人不再信任医生，不再找你看病。而这个时候我们病案室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，让每一份从病案室出去的病历都经得起业界的考验。不管干什么事情，都要干一行爱一行，平凡的工作也能干出不平凡的二三事来。

记：我校建立至今，肯定遇到不少风波，哪一个您亲身经历的风波留给你的印象最深？

述：我1973年来学校读书的时候，学校的建筑是很少的，现在都建成了好多楼了。我记得当时为了盖南楼，我们这些学生睡到半夜突然被叫起来，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，都要去帮忙扛水泥包。我们那时候的学生都要帮忙扛水泥包啊！一搞基建、搞建楼，学生都是要出动的。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医院的南楼，就会感叹我们付出了不少的劳动力在这里。以前帮忙干活的时候，连一杯水都没得喝的，更别说提供饭食了。一有基建任务，学生们就要马上出动帮忙抬水泥，抬完以后又各自散去。而且那时候文革时期不是要挖防空洞吗？毛主席说战争不止，防空不停！我们每个学生都要参与挖防空洞，边学习边挖。

记：那南楼是用来干嘛的呢？

述：南楼下边是防空洞，现在已经变成地下室了。上面是病房，之前是一块平地。现在楼就多啦，不止有南楼，还有北楼，其他很多楼。当时我们既要挖防空洞，又要把楼层盖起来，就盖了5层楼。我们学生当时有一门课程叫义务劳动课，就是用来挖防空洞的，所以那个时候的学生是比较艰辛的。

记：我了解过这么一段历史，当时这块地本来是全部划给我们学校的，但是因为我们学校没钱建楼就一直空在那里，然后就被旁边的建筑工地抢走了，这是怎样的情况呢？

述：也不是被抢走了，就是我们学院长期没使用，被占用了。因为政府有关部门是有明确规定那块空地是属于我们学校的，后来学院就争回来了，好多原本属于我们的土地都拿回来了。现在我们医院有一片空地都给人家占用了，实际上是我们医院的。为什么咧？因为文革时两大派系又文斗又武斗，就用刀用枪来打，好多人就离开学校了。虽然说名义上是中医学院的学生，实际上他们没读书，又被打回老家去了。因为当时的大学生也是来自五湖四海的，武斗一打起来，搞运动的就开始搞运动了，不搞运动的全都被打回老家去了。以前周边的房子都是苏联式的，在外边看是拱形的，进去看是凹形的，现在都是空的没人住了。因为当时与苏联的友好关系嘛，所以我们学习外语都不学英语的，我一句英语都不会说的，我们当时学的是俄语，我跟我先生都是学俄语的，所以我们可以用俄语对话。

记：学校是怎么收回那些土地的呢？现在是还有土地没有收回来吗？

述：对，还有土地现在还在打官司。因为重视教育，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收回了部分土地。学校的土地是完全收回来的，医院还有一部分土地没有收回来。你们来的时候有经过广园新村吧，那里有一个篮球场，原来那一片被汽配公司占用了，整个一条路都是做汽车零件的，其实那块地是属于学校的，在文革后一恢复教育，学校就马上报告，政府将文件一批下来就把汽配公司赶走了。赶走之后2010年亚运会就来了，亚运会当时下达任务说不能有任何烂尾楼空着。我们的空地如果就那样放着就变成了烂尾楼，所以当时急急忙忙修建了一个篮球场。亚运会过去后，学校想在那一块儿盖房子，但政府不批准，之后就用来搞绿化了。房子没盖成功，后来又大部分学生都搬去了大学城，就没有盖房子的必要了，索性全部修建成球场，丰富学生们的课余生活。学校的地就基本要回来了，没要回来的地，就是我们医院那几幢苏联式的楼房，虽然说暂时用作医院的停车场，谁都不能干涉，但也没有明确说这个地是归我们医院的，所以也不能盖楼房，只能空放着当做停车场用。

记：再想请问一下老师，我们学校现在是叫广州中医药大学嘛，那什么时候更名的呢？

述：原来我们学校叫做广州中医学院，后来在各个系成立之后，学院就正式更名为广州中医药大学了。

记：老师有没有去过大学城校区呢？有没有在那边的工作经历？

述：没有在那边工作过。学校搬到大学城那会儿我已经退休了，不过到那边去过好几次。比如说60周年校庆时去参加了归侨宴，60周年校庆的规模比往年大，50周年校庆我就全程参加了。

记：那老师给我们讲讲50周年校庆的事儿吧。

述：50周年校庆规模很大，而且很隆重。当时一个级一个级地找负责人，我被找去开会，委派我做护校73级的负责人，参与了校庆的筹备工作。因为是50大庆，学校比较重视，就安排了各级负责人来动员相应班级关心学校的建设。比如海外归来的同学，如果关心医院的建设，他们可以回来监督参与工作。也会有筹募捐款的情况，那一年的捐款就全部由各个级的负责人来负责。比如我们级，一般回来后了解到学院的具体情况，校友们都会热心地捐物捐款，然后我就负责把募捐所得交到相应部门，用于支持医院的建设。对于凡是有募捐的海外人员，我们都比较热情地接待，包吃包住，优先待遇。当时50周年校庆真的是非常隆重啊。

记：具体都有怎样的活动呢？当时50周年校庆是在三元里举行的吗？

述：不，是在大学城举行的。当时校友们全部安排在东方宾馆住，然后安排了电影、文艺节目，带他们去参观几个医院的临床建设等。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当时我们在大学城参观了药检所，有很多关于药的展览，那里有很高的中药墙壁，还有整个的建校史。也就是你们现在的广东中医药博物馆。当时条件比较简陋，最大的就是一个广场了，我们当时就在广场上开会。后来有一次我们去到大学城演出，那个大舞台已经建立起来了。之前都没有那个大舞台的。

记：东方宾馆在三元里校区附近，既然在大学城举办，为何不直接住在大学城呢？

述：因为大学城当时还在建设当中，那边一个宾馆都没有。全部都是学生宿舍。那个时候还没有建成教师公寓。虽然说学生宿舍是建成了，但是里面还很空，什么都没有。

记：大学城最先建起来的是教室吗？

述：对，最先建了课室楼，然后是饭堂，再就是学生宿舍。基本上大学建设都是这样。我觉得现在学校建设发展得特别快，可以用大变样来形容了。

记：那您是怎么看待学校这样的发展的呢？

述：我觉得是国家重视教育的成果。我们学校能有现在这么大的规模，主要是要表扬原来的冯新送校长。当时我们要买大学城那块地，其实学校还是欠外面很多债的，这个校长很大胆地去买了很大一块地皮。冯新送校长他们几个老领导，买下那块地皮时，心里很清楚他们一辈子都还不清这样一大笔钱，但是为了让学生有更好的学习环境，他们还是义无反顾地这样做了。当时下面有很多人议论，哎呀，糟糕了，父债子偿啊，一辈子都还不清。后来出现了一个大变化，凡是买了大学城地皮的学校，全部都免费，结果冯新送笑着那一群人立了一个大功！

记：潘老师在校工作这么长时间，确实经历过不少事件。我们知道我校李国桥教授发明了青蒿素，您对此有什么看法呢？

述：你们提到青蒿素，在我意料之中。青蒿素的发明我们学校的贡献很大，特别是李国桥教授。李国桥原来是我们学院的一个院长，他以前是搞针灸的。当时疟疾很严重，国家就分配了搞青蒿研究的工作，来治疗疟疾。国家一开始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屠呦呦，屠呦呦是这个项目的总负责人、一把手，后来就把任务分配到地方上来了。因为我们学院是最先建立的老四所中医药院校，解决国家急需解决的问题，也是责无旁贷的。

李国桥教授接受这个任务后，就是要用尽各种手段攻破它。他先尝试用针灸的方式来治疗疟疾，但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。后来他就转战中药治疟疾的研究，在国家已经确定青蒿可以治疟疾的前提下，去研究青蒿到底要怎么治疗疟疾。当时李国桥院长带领他的热带病研究组，成立了一个研究青蒿治疟疾的团队，他和他的夫人甚至亲身试药，一度昏迷过去，在多次把药物打入人体确定了青蒿素治疟疾的疗效之后，终于把这件事搞出了名堂。

记：老一辈的精神真的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啊。

述：是啊！他们真的为抗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

记：老师在担任护校的团委书记时，发展了一批又一批团员，这段经历的意义您觉得在哪里呢？

述：意义主要是领导学生们往正规的路走，因为当时的指导思想是重点培养，我鼓励来自各个地方的同学们，特别是农村部门的同学们，有一个组织培养自己肯定能少走弯路。有一个组织在，你就能随时汇报，不管你是怎么想的，对世事有怎样的看法，他都会领导你。比如说我在工作上遇到过很多坎坷，但我很庆幸我是一个党员，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允许自己犯错误。后来事实证明，坚守自我就能得到认可。

记：老师你是怎么看待中医与西医之间的关系的呢？

述：我觉得中西医结合还是离不开的，有一些急性病，用参附注射液就能马上缓解，但一些临床的手术还是要用到西医的手段。在病情最关键的时候还是要以西医为主，而慢性病或者说术后恢复又离不开中药的治疗。慢性病比如咳嗽、感冒，虽然说我们医院开发的那个柴葛感冒退热颗粒真的很好，一开始感冒喝上两瓶肯定好。但有一些人的体质不行，身体偏寒凉的，又附带气管炎之类的，这时候中西医结合就很必要了。

记：我们一附院治什么病特别有优势？

述：内科的气管炎吧。治疗方式是扎针和中药一起用。以前我在医院临床时，院长黄耀燊对中药的比例抓得很严，每一个科每个中药的比例不能超过多少，他都会严格规定；外科手术他也抓得很严，如果手术用药量超过百分之几，就会扣奖金扣年终之类的。

记：老师对于我们毕业后的人生规划有什么意见呢？

述：对于你们毕业后的意见，我还是保持一点——大学生，一定要以学为先，重在实践。要懂得学以致用。这样肯定能做出一番大事业来的。只要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好你自己，投入进去，踏实肯干，就一定会有所价值。
记：老师这一生就是在平凡的岗位上有所价值，值得我们钦佩。老师是如何一直以党员的身份去要求自己的呢？

述：我经常和我的家人说，万一以后我不幸被敌人抓到，我保证不会叛党。我这个人就是这样，绝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背叛党组织，也绝对不会站在反动的一边，讲一些对党组织不满的话。我总觉得要保持一个平安、和谐的国家最主要的就是大家要以和为贵，人和国家才能富兴。
记：到底是什么让您如此坚定地信念党组织呢？

述：虽然说我这个人的人生道路很坎坷，但是呢，我就觉得我从一个一般平民家庭出生的孩子，慢慢地一步一步走到现在，我已经非常满足了。我是一个懂得知足常乐的人，不会说对自己有很高的要求。所以我不会发明一些什么，也不会创造一些什么，但是我很知足。我也不会说甘于平凡什么的，每次考试我都很勤奋，比如考职称的时候，在相关人员来考察我时，我说考我什么都行，考医生我也行，考护士我也行。做护理系的老师教护士教了那么多年，我不怕接受考验。考医生考察人事科的病案知识，我也是可以的。
记：老师您不怕经受考验的精神确实值得我们学习。如果之后遇到什么问题我们也会随时咨询您的。

述：我觉得我的经历算不上什么的，也没有什么书面的材料，我不过就是一个小人物而已。
记：老师不要妄自菲薄。有时候平凡就是一种力量，就像我们两个人，我们总是觉得自己以后可能就这样过一辈子了，可是谁也不知道我们究竟会怎样度过这一生。也许我们的一生很平凡，没有人会认得我们是谁，不是每一个人都活得像李国桥教授一样被大众知晓，但是，您能在平凡的岗位上勤勤恳恳的，把您的工作一直都做得很好，一直都坚守自己的信仰，我觉得这是一种圆满。

附注：照片7幅见以下诸页。

（注：学校关工网站刊发时间：2017年11月10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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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1.潘莲欢老师近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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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2.潘莲欢老师（中）与学生记者戴安琪（左）、吴婉琪（右）合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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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3.采访场面（潘老师写下口述中人物姓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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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4.采访场面（潘老师指导小记者写药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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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5.采访场面（潘莲欢老师就小记者的提问侃侃而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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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6.采访场面（潘莲欢老师跟小记者实地讲述三元里校区的变化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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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7.采访场面（聊到高兴处，潘莲欢老师选了一座亭子与小记者坐下继续讲述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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